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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皆有梦，只是梦不相同，我心中一梦就是要回南京去转转。 

1977 年 3 月，我就读于南京工学院（现名东南大学），其时未满 23 岁。那时全国

人民正处在“十年动乱”后“齐心协力干四化”的亢奋期，我们这群年轻人自然全力

以赴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埋头学习，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况中匆匆度过大

学生活。虽然夏夜去玄武湖学了几句“南京白话”、组织团支部活动登过紫金山，但走

出校园的社会活动很少，因而对金陵古城了解太少，甚至没去过夫子庙！  

 

我们班 17 位同学，不仅有工科院校难得的 10 男 7 女比例，更有各人姓氏不重复

的绝版特点（合影为送别一位退学的女同学，另有一位南京同学因事未参加合影）。毕

业后同学们分赴四面八方，目前在南京的小刘和小蔡两位同学已分别从 CEC 直属的两

家研究所退休。 

转眼毕业已经 30多年，期望着深入了解南京、幻想着骑自行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走走南京大街小巷的念头越来越强，于是与小蔡约好借用其凤凰自行车漫游南京。2013

年 11月 25日，我搭乘海南航空公司的 HU7763航班，由深圳飞往南京。 



11 月 25 日：校园穿越 

飞机准时起飞，出机场乘大巴，非常顺利地与小蔡在约定地点会合，随后我推着

自行车，被其带到一家南京传统小吃店午餐。作为东道主，小蔡慷慨地按我 23岁时的

食量标准给我点了蟹黄汤包、大排面等一大堆上大学时绝对奢侈的特色面食，我一边

努力将美食塞进嘴里，一边打着饱嗝和她联系其他同学，初定了集合同学去东南大学

九龙湖校区参观，然后展开南京自由行的方针。 

餐后与小蔡告别，第一次在南京大街上骑自行车⑴奔向母校。借助于兄弟班尹寿宝

同学的帮助，校友总会马老师在东南大学榴园宾馆给我预留了非常温暖的南向房间。

稍事安顿之后，立即骑车穿越记忆中的校园。从榴园向东，当然首先去看大礼堂。秋

日夕阳中的大礼堂真是美，每次见到这座令我魂牵梦绕的建筑，都从心底涌起一股 fa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的热流。 

 

我们在校适逢改革开放初期，一部部解禁的电影在大礼堂次第放映。校方常以不

耽误我们的学习为由，很少，甚至不给我们发票。为了观看这些解禁电影，同学们几



乎想尽了各种混票的方法。有一次小高拿我手画的电影票去看解禁后第一场《红楼梦》，

这位当时尚不知恋爱滋味的兄弟还没看到情伤时，就因其行踪可疑被抓获。那位执勤

的机械工厂铣工拿着作为罪证的手画电影票，唾沫翻飞地要他干脆画几张钞票到新街

口去花！ 

相对于现在大学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我们那时只能用单纯来形容。我班大多

数同学毕业后才初尝恋爱的滋味，上大学前确定了恋爱对象者很少。在校期间曾有同

学耐不住青春的寂寞，可惜地下恋情最终都未修成正果！总而言之，我们在校期间即

使有点小花边，也不过像大池塘水面的小涟漪，对当时的学习主流毫无影响。那时我

和小高经常结伴学习，不仅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要把所有的习题全部干掉。学微

积分时，我俩曾比赛一步写答案：看谁心算积分最快！ 

十点半统一熄灯后，教室和宿舍的照明被切断，惟有五五楼不眠的灯光吸引我们

这些夜猫子。我常常在五五楼折腾过午夜后才蹑手蹑脚地回宿舍。由于睡眠不足，翌

日总在朦胧中起床、洗漱，在跑步穿越太平北路的过程中逐渐清醒，跨过文昌桥，横

穿成贤街进入校园，右拐进前工院，直到落座时才能完全清醒，尽可能睁大我的单眼

皮听老师讲课。 

 

新建前工院 
 

粉刷后的五五楼 

如今，我们以前经常上课的前工院、中山院等早已重建，图书馆已由新馆替代，

以吴健雄、邵逸夫、李文正等捐赠者命名的新建筑可谓美哉雄哉，在寸土寸金的原中



央大学园区内交相辉映！ 

大礼堂、图书馆、中大院、南高院、体育馆、机械工厂等地标性建筑均保留原貌，

我们每天放学后冲向的第一个目标—收发室，已被浓郁的商业气氛所覆盖而不知所踪。

老二舍早已变成多层的教工宿舍，仅有老六舍作为历史符号留存。文昌桥依旧在，却

缀满小吃店。而当年的成贤街上紧邻前工院南侧的东门业已封闭，须南行数十米才能

由新开的校门进入校园。 

 
老二舍旧址 

 
沧桑的老六舍 

校园里，中央大道两侧的法国梧桐历经 30 多年后更显高大，深秋枝叶犹如华盖，

飘落的黄叶与茵茵绿草相映成趣。 

 
中央大道的法国梧桐 

 
秋叶与绿茵 

体育馆内只有一些业余羽毛球手在练习，上海籍蔡老师当年从未在此给我们上体

育课，倒是有一次这里开周末舞会时来“打酱油”，几位老师给我留下了“不明觉厉”

的深刻印象。演武场北面的宿舍楼已然粉刷一新，我们在校期间，有位同学在一次小



于五级地震的惊恐中英勇地从该楼跳下受重伤，时隔多年，也不知其后事如何？宿舍

楼前的操场显然不如我们当年那么热闹，深秋不变颜色的绿草居然在跑道上茁壮成长，

全然不知这跑道是我当年治感冒的秘方：每当感冒初起甚觉萎靡时，只要在这里跑上

几圈出一身汗，即可恢复活蹦乱跳的青春原状。 

 

体育馆 
 

粉刷后的宿舍楼 

 

桃李园 

 

霜叶红于二月花 

骑行校园内，感觉最神奇者莫过于六朝松！相传为 1500多年前梁武帝亲手所植圆

柏（又称桧柏），虽经兵火焚宫却幸存至今。它依靠两侧铁杆支撑，貌似一位拄着双拐

的倔强老人。当年在校时我只在教室-宿舍-操场穿梭，居然从没来看过它老人家！毕

业后几次回校都来看望：神迹般的六朝松尽管根基已空，输送营养的树皮几近灭失，

但其树冠竟仍然枝叶葱翠，显示出一股神奇的超自然力量，不禁引发我感慨：“神迹与

现实如此契合，老天欲显何灵？” 



  

我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转，地球同时围绕太阳转，阳光在转动中消隐，我也回到

榴园和同学们联系。虽然有几位同学因故无法相聚，但天津的喜光接到电话后立即乘

高铁南下，上海的江帆乘高铁北上，镇江的老华也将于明早乘高铁抵达。看来高铁真

是个好东东！尽管刘志军不像好人，但若没有他主事时所建高铁，哪有我们同学相聚

的便利？ 

在“季挖挖”的主导下，全城破路建设导致南京交通有点混乱。晚上要去南站接

先后抵达的江帆和喜光，选择乘出租、坐公交、骑自行车都不现实。南京在地铁建设

方面居全国先进地位，是全国第二个建成地铁的省会城市，因此乘地铁最方便。我在

鼓楼站上地铁，只转一次车就到了南京南站。喜光比江帆要晚到俩小时，接着江帆后，

我俩坐在一家美式快餐店聊天等她。江是我班最年轻的同学，毕业后在上海的央企工

作，当年单瘦的身子骨经多年的磨练而稍稍发福，身材与言行的稳重程度与其领导身

份非常匹配！我们一边回忆往年轶事，一边交流同学们近况。谈到年初未满 60岁去世

的小高，自然是唏嘘不已！喜光是我们同学中唯一生了双胞胎的大人物，其稳重的形



态和坐拥一块天津开发区土地的身份，被我冠以“李庄主”的光荣称号。接着喜光后，

我俩又送她去小蔡家，一起在小蔡家聊天。虽然小蔡泡茶上水果甚为热情，但却不敌

秋夜的寒冷所致的降温，午夜时分我和江帆告辞她俩返回校园。 

 

江总作指示 
 

李庄主听汇报 

榴园宾馆虽有我所居住的那种只有一张小床的单人间，却因江帆因未带身份证不

能登记住宿。宾馆前台不顾学校宾馆为校友服务的宗旨，只是一味强调不能违反南京

市公安局严管良民的规定，江帆只好于郁闷中另寻一家号称宾馆的旅店入住。 

11 月 26 日之一：新校风貌 

与江帆早餐时询及睡眠情况，才知道老弟昨晚挨冻没睡好！ 

早餐后老华、小刘来到榴园，我们乘坐深圳师弟刘嘉安排的商务车，在卫岗接上

庄主和小蔡，然后前往东南大学位于九龙湖的新校园参观。多年不见的同学相聚话题

自然颇多，这个那个如今当年乱交叉，车内的欢声笑语不断，车外阳光穿过比几天前

稀薄若干倍的南京雾霾，毫不吝啬地为我们的话语添色加温。途中念及杳无音信的唐

亚萍行踪，几番联络无果后，委托老华继续寻找这位我班唯一的军嫂同学。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园⑵，机械工程学院的张志胜

副院长亲迎我们。我与张院长素未谋面，仅在之前的神交中知道他不

仅有着优异的工学背景，还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初次见面即被其文

艺青年范儿的胡须所折服。他热情地带我们在校园参观，讲解校园的



规划和建设，使我们既见识了中央大学到南京工学院的血脉传承，又看到了东南大学

蓬勃向前的发展前景。 

 

新校园 听张院长介绍新校园 

 
蔡、汤、李、华、刘、江在新校园 

新校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大！校园占地面积大、建筑体量大、建筑之间

的间距大、绿化面积也大。校园建筑既有统一的风格，也有不同凡响的造型。据张院

长介绍，东大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新校园，虽然相对于其他索要教育部和地方



政府的支持搞建设的院校似乎吃了亏，但正是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众多东大学子毕

业后的孜孜进取以及尤肖虎、王澍等杰出人才的顶级学术贡献，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止

于至善”的校训。 

  

  
校园建筑 

 

绿化美 
 

道路宽 

尤肖虎教授的团队早已超前展开 5G/6G移动通讯技术的研发，当年培育我们的机

械工程学院，不仅频出学术翘楚和各大学的校领导，更以拥有三幢大楼成为“土豪”！



透过校园内流动的年轻面孔和教授讲座的公告，我们仿佛看到师生们智慧的涓涓细流

在九龙湖校园汇聚成一条蓬勃的大河，大河的波涛奔涌，高声唱响：“东大辈出英豪，

四海领风骚”！  

   

独拥三幢大楼的机械工程学院 

走马观花地在新校园转了一圈，我们在机械工程学院前告别张院长，然后驱车前

往九龙湖附近的春盛渔府。刘嘉不仅为我们安排了车，还要他同学王超在九龙湖附近

的这家酒楼为我们安排午餐热情招待。餐后王超安排司机先后送走江帆和老华，又把

我们四人送到秦淮河畔，其周到的安排令人感动地传达了师弟的校友深情。 

 

用餐地点 

 

儒雅的王超师弟 

也许是受了《侍卫官杂记》中关于夫子庙负面描述的缘故，我在南京上大学期间

从未到此一游，对此处“六朝金粉、水洗凝脂的奢华，南宋隅安、晚明落魄的萧瑟，

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一段段醉生梦死，与文人政客相互交缠的一腔腔辛酸与无奈”等等

历史信息一无所知。幸亏当年兴趣广泛，不仅曾在庄主的引领下学习日语，还曾从南

京师范大学一位老师的讲座中听说过“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著名诗句。南京市政府 1985年才开始全力打造秦淮河观



光带，若我上大学时来过这里，估计刚从文革风暴摧残中幸存的这条“南京的母亲河”，

也不会给我留下神马深刻的文化记忆。 

经过当代东大和古代贡院的双重熏陶之后，年届六旬的我们已觉疲惫，于是根据

小蔡的提议，到一家美式快餐店的咖啡浓香之中屏蔽秦淮河的繁华。 

我们四人有俩儿三女，庄主和小蔡的孩子都在国内工作，小刘和我的孩子在美国

学习、工作。刘蔡早已开始有规律的退休生活，我和庄主还处于由工作向退休生活的

过渡状态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话题相对集中于孩子和老同志的保健养生范畴。蔡因

热衷于羽毛球等运动且会玩电脑、手机及一切即时交流工具而被同事称为“时尚老太

太”；刘给我们分享了她量大且种类繁多的早餐食谱，而至今保持良好的身段，则是她

每天从饮食到运动全套养生保健实践的完美

证明；我在饮食心得方面与刘相似，运动量

与蔡相仿，工作节奏则与庄主相当。和我们

相比，庄主方可称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简称

“高大上”）：俩女婚嫁如意，一女喜孕第三

代，家族企业已传至革命后代打理，目前正

研究是否为实现产业转移去国外发展的战略大计。生活中唯一的小缺陷仅在于：老伴

在无法陪其散步后，居然提议由邻居老头代行陪同散步的法定职责！ 

咖啡味已淡，秦淮河灯彩闪亮，小刘提议明天开她家的“破车”到扬州去，立即

获得全体附议。我们随后走向华丽丽的秦淮河畔，观赏码头墙上秦淮八艳的浮雕后，

庄主仍回蔡府安歇，我和小刘为消食，在南京大街上暴走一段后分别返回休息。 

11 月 27 日：美哉扬州 

人老了就起得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冲向校园，寻找当年的“English晨露”。那时

我们早起后或到操场跑步、或去校园某个角落背英语，寒暑均无例外。也许我们当年

的学习方式已然老旧且属痴愚，如今校园已不见早起的学生，只听见金色银杏叶在寂



静的深秋寒风中瑟瑟细语。 

  

早餐后骑上自行车去刘家，这才知道雪铁龙 307 还有个“破车”的别称！到中央

路的集合地点接上庄主和小蔡后，“破车”承载我们四位老人，经南京长江二桥上高速

驰往扬州，金秋美景不断从路旁掠过，仅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座江南名城！为了增添

躯体抵御秋凉的能量，我们寻到昨晚网上预定的食为天假日酒店，先去午餐。 

带着第一次品尝扬州美味⑹后的美好感觉，我们奔向瘦西湖。此时已非“烟花三月”

的最佳季节，但瘦西湖翠染金黄的美色依然令人陶醉！我当年虽系埋头读书一傻子，

却也曾神往瘦西湖久矣！而当年未去造访之缘由只有两个：一是囊中羞涩；二是每到

放假时，时任女友现任妻频传召归书。 

我们从二十四桥附近登船，泛舟水面观景至为惬意，只是风寒穿透阳光，即使一

肚子扬州菜热量也难抵挡，幸好小刘给我和庄主分发了御寒围巾，才使我们增添了些

许“五四青年”的热度。 



离船后我们沿湖岸漫步。秋阳虽无温度，同学自有温情。因为心无羁绊，话题呈

布朗运动之态。小蔡退休后有心学摄影，年近花甲却未泯童心，拿着相机时而蹦跳时

而晃荡；小刘的养生保健体系博大精深，还有许多经验需要分享；庄主擅于考虑大问

题，希望能实现召集全班同学聚会的宏大理想；作为男生代表，我除了说明情况、链

接相关话题之外，还要把民间歌曲唱响。 

时光如同我们的青春岁月转眼即逝，我们追着太阳光返回南京，在南京大排档用

餐后余兴未尽，请问小蔡何处去？拥有地主资格的小蔡权威性地指引我们到她日常暴

走的梅花谷去散步。这里白天的门票需数十元一张，我们这样有身份证的人当然不是

为省钱于此时游园。在这第一次夜游南京公园⑻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重要事项需要

决定： 

鉴于每到一处消费时，同学们总是争先恐后掏钱付账，尤其是小刘多次得逞的影

响很不好，我们的第一项重大决定就是今后同学相约旅游时，无例外地实行 AA制。第

二项决定更为重大：鉴于我们原定去游玩的金牛湖正在改造升级，且因其周边道路不

通无法成行，大家一致决定调整明天的计划，去镇江游金山！ 

从梅花谷开始散步，我们无法欣赏黑暗中梅花谷的美好景象，黑暗也不可能成为

我们语言交流的屏障。大家说笑着，一直走到明故宫遗址公园再转回苜蓿园大街附近。

小蔡和庄主移步回蔡府，我和小刘去南京大排档取车，将她送到家后返回榴园。 

11 月 28 日：镇江金山 

早晨小刘、小蔡和庄主先后抵达，四老上车去镇江，展开我们的金山之旅。 

昨晚将我们游金山的计划告知老华后，为了稳妥起见，我又研究了行车路线。当

我遵循该路线沿中山门大街驶上沪宁高速时，聪明的小蔡发觉开车到卫岗接她俩应为

最佳选择，于是车内温馨的话语氛围立即插入了她小麻雀般的喳喳抱怨声。为了安抚

这位年轻人，我将改编自《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新词唱给大家听：再过二十年，我

们来相会。都到火葬场，全部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统统送到农



村做化肥！啊亲爱的朋友们，到底应该先烧谁？先烧我？先烧你？先烧成天哭丧脸的

那一位！ 

短短一小时车程悠忽而过，在同学们快乐的笑声中，GPS 准确地将我们引导到金

山公园停车场，老华早已在此迎候。我们取了网上团购的门票，五位老同学随老华聘

请的王牌导游进园游览。 

 

 

镇江素以“天下第一江山”名闻四方，而最令人意外的是法海这个老头陀，尽管

他在白娘子传说中是个破坏爱情的反面形象，但却是史上令金山寺崛起的真实人物。

这个“官二代”（当朝宰相裴休之子）被父亲送入佛门，取号法海，领父命先去湖南宁

乡沩山的密印寺修行，最后到镇江泽心寺修禅。他身居山洞，开山种田，精研佛理，

以超人的毅力苦心经营，终于将建于东晋而几乎毁于唐代的泽心寺修复，从而感动当

朝唐宣宗而获敕名金山寺。 

  

宋代诗人张商英诗赞裴头陀：“半间石室安禅地，盖代功名不易磨，白蟒化龙归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7.htm


海去，岩中留下老头陀。”老头陀之父裴休死后葬于沩山，我在宁乡县政府任职时曾

到沩山见过裴休墓。第一次来镇江⑼，竟然得以窥见沩山裴休墓与镇江金山寺、裴休与

法海之间的这一内在联系，顿时对镇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仍如当年同学时那般实在的老华，不仅请导游、全程陪同我们登慈寿塔、游金山

寺，还在镇江的百年老店宴春酒楼设席，为我们整了五位老人无论如何也消受不了的

一大桌菜。在我们合力搅起的活跃气氛中，老华一改以往聚会时的纳言状态，娓娓道

出其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发展甚佳、外孙成长健康、房产价值颇丰等诸般情事。当我

们这个五元函数在时间的横坐标和我们的心中胃里累积的老华热情纵坐标均达最大值

时，才携带老华馈赠的镇江特产返回南京。 

 

 

从镇江返回南京后，我们又去参观了甘熙故居。夜幕降临时，我们穿过校园，找

到一处茶馆继续我们永无休止的同学话题。除了孩子、健康等话题外，还初步探讨了

生活品质与品味这种“高大上”课题。明天我和庄主分别北上西进，小蔡也将南下上



海，四人即将分处四方，在如夜幕逐渐浓厚的惜别气氛中，小蔡仍不忘如何运回其自

行车。我们将凤凰车仔细放入车尾箱，又送她俩返回蔡府。当我在鼓楼下车，看着小

刘驾驶她家“破车”融入北京西路的车流时，回想起几天快乐时光中大家交流的各类

经验、信息和决定，深感天虽凉心却热，南京之行真值得！ 

11 月 29 日：返乡思绪 

今天要乘 7：55的深航 ZH9203航班回长沙，校友总会马老师安排的司机一早来到

楼下，6：00准时出发。此时天色未明，汽车向禄口机场疾行…… 

当年我追妻，在确定我俩关系的关键时刻，她深恐恋爱会影响其

学习和工作。面对她的犹豫，毫无经验的我号称恋爱可以促进学习。

当时君子一言，成为后来考验我的庄严承诺。

每当周末我正襟危坐给她写信时，总是看着

这张照片，郑重地写下“Dear”再加 “冒号”，忆及一次次

临别时她眼中的汩汩热泪，先表思念之情再汇报学习情况，

这才能以高昂的热情投入下周的学习。有这样的超强动力促

进，学习成绩确实还行！人生第一张彩色照片中挺直身板遥

望家乡的我，正告诉她学校寄回的成绩单证明我没有辜负她的殷殷期望！如今 30多年

过去，网络的极大便利使年轻人无须鸿雁传书即可交流情感，而我们视之为神圣的

“Dear”却已沦为泛称谓的“亲”，对此除了一声轻轻叹息，可奈其何？ 

司机不愿冷落客人，不时向我介绍一点南京情况。我则出于礼貌，及时予以回应。

天色渐渐放明，清晨南京的交通状况自然极好，顺利穿过城区后，汽车驶上机场高速。 

当年我们这班同学从全国各地来到南京，在四牌楼校园度过了我们青春时代最富

能量的一段时光。作为原单位的精英骨干，同学们各有所长。我们曾苦读教材、攻克

难题以求格物致知，也曾吹拉弹唱、拱猪娱乐以图放松身心。同学们的性格与行事风

格各不相同，这种多元化、互相激励又相互竞争的环境，成为我们汲取他人优点而学



有所成的优越条件。当我们这群姑娘小伙儿手持红色塑料皮包覆的毕业证告别南京工

学院时，心中已盛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生意气，正待脱颖而出。 

禄口到了，告别司机下车走进机场，依次办好登机牌、通过安检、坐在登机口等

候。深航的飞机已停在机位，天气良好日和景明，看来今天不遭延误、顺利抵达长沙

已无丝毫悬念。 

南京、江苏、中国以致全球，究竟有多少我们东大人？东大的建筑、机械、无线

电、电子等院系都是我国教育界响当当的牌子！“止于至善”的东大文化与价值观，吸

引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高素质的人才又形成了不同凡响的大格局，我们有幸在此学

习，自然受此格局的潜移默化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我们具有较高远的视野、较强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因为具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能承担超越同侪的骨干重托；

因为承担重托，我们创造了优异的业绩；因为这一切，我们这些老头儿老太有资格向

母校报告：东南大学闪亮的铭牌里有我们增添的光辉。 

按时登机入座，扣上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正座椅背，滑行、起飞、升空，飞

机从南京向西，发动机轰鸣飞向长沙。 

就要离开南京了，在校时我没能读识这座六朝古都，毕业后为工作生活忙碌，居

然常常挤不出思念南京的时间！随着年岁增长经历增多，因有所成而感念母校之恩的

频率也从低趋向于高，从而因思念而成梦。犹太人说这世上仅有三样属于自己的东西：

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二是驻藏心中的梦想；三是读进大脑的书籍。这次回南京，创

造了我人生的多个第一次，在这三方面均有所获！游梦之旅如此圆满，欢聚时刻何其

乐也！高兄离世虽留遗憾，但其他同学养生有道、身体健康，又何其幸也！  

飞机准时降落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仿佛从学校放假返乡，又要与家人团聚了。

长沙的天气与南京相仿，秋日阳光虽不能增添气温，却能营造令人愉悦的景观形象。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总有几个极其重要的节点，当年到南工上大学成为东大学

子，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节点。是东大辛勤耕耘的老师，将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的知

识薪火传与我们这班同学；是这班同学优异品质的相互激励，给予我们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是这些正能量，赋予我们持续学习不断进取的能力。我们曾奋力拼搏于青年、

奉献于中年，将所学扩展至所用而有所为，

因尚未臻于“至善”之境，我们还需继续

努力将东大文化和价值观形成的大格局往

下传。封面和序言所附照片中，都未将同

学全覆盖，我家藏照片中，仅有这一张是

真正的全班合影。从这张笑脸各异的全班

合影中，谁能看出 1977年这些年轻人后来

丰富多彩的各色成就？他们的孩子就有东

大学生，甚至还有耶鲁学子，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代一定比我们强！廉颇老矣尚能饭，

谁可断言我们将止步不前？ 

跋 

梦为心所思。本文名曰“游梦”，意为循梦而游。 

是次游梦成行发端于东大之情，而其圆满亦得益于东大之情。在此衷心感谢助我

圆梦的张志胜副院长、马波老师、刘嘉和王超师弟，衷心感谢 23761班的尹寿宝同学，

衷心感谢我 24761班的李喜光、刘苏南、蔡秀芳、华健民、江帆同学！ 

 

2013年 12月 23日于深圳 

 


